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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與

汪詣成密齋讀書

林小平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鎭江） 

人，淸代中期著名書法家和文學家。淸人梁紹壬《兩般秋雨壷 

隨筆》曰：“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豐 

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這位“淡墨探花”王文治 

與其同邑、畫家潘恭壽（1741 —1794 ），十分友善。馮金伯《墨 

香居畫識〉謂潘恭壽"少學山水，苦無師承，時王夢樓太守自雲 

南解組歸里，以書家用筆之道援之，其畫日進。”又云：“蓮巢 

（潘恭壽）畫又時得夢樓題識，故世尤重之。”即時人所謂"潘 

畫王題”。又據蔣寶齡《墨林今話〉記載.：潘恭壽"山水秀絕一 

時，兼長花卉、竹石、佛象、士女。”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潘恭壽 

《王玉燕寫蘭圖〉，幅內有王文治跋曰："蓮巢居士爲玳梁（王 

玉燕）作寫蘭圖：余爲錄詩其上，時乾隆庚戌（1790 王
玉燕，字玳梁，圭文治孫女，亦是畫史有名的女畫家，“年未笄 

能詩，善寫蘭，多漬草綠爲之，婉麗可喜”。①她的丈夫名叫汪 

詣成。故宮博物院另藏《汪詣成密齋讀書圖》，即爲這一對年輕 

夫婦的寫眞。

此圖以淸雅幽麗的江南園林景色襯托人物的活動。畫中松竹 

蓊郁，溪塘明瑟，板橋朱欄掩啖於芭蕉、梧桐的冷光翠色之中。 

庭園內幾塊奇石，森然突怒，生意勃勃。畫幅中景左側佔顯著位 

置的是"密齋”，室內窗牖明亮，多蓄圖卷書册。汪詣成正襟危 

坐於一書案前。他容貌秀發，態度沉靜。案几一側是他的妻子王 

玉燕，神色端莊而又不失溫婉媲雅的風姿。她右手展卷，似乎正 

在與汪詣成共同賞閱佳作。這個形象十分樸實自然'旣無蛾眉皓 

齒之容，也無嬌弱自憐之態，而是一個莊重自持的女性。圖首有 

王文治好友與同邑鮑之鐘題詩'其中"玉鏡台前萬軸陳'評詩讀 

畫過靑春”二句，生動地刻劃出這一對靑年伴侶的精神境界：在 

這幽美寧謐的自然環境中，夫妻共享讀書賞畫之樂，豈非人生美 

事！

圖內無畫家的名款和印章，故難以斷定作者爲何人。但從王 

玉燕這個形象來看，無論是形貌衣飾還是描繪手法，都與潘恭壽 

《王玉燕寫蘭圖〉中的人物形象無異，似出於同一作者手筆。而 

且，《汪詣成密齋讀書圖〉的整個筆墨風格也與潘畫十分接近。 

據蔣寶齡稱：潘恭壽"平生皈心淨域'世慮蕭淡，雖托業於毫楮， 

而無畫家面目。居常罕所往還，惟與王夢樓太守契合，資其書 

理以爲畫訣。”②如前所述'在淸人眼中'王文治的書法具有一 

種“全取豐神”的“淡墨”風格，這不僅是形容墨色之濃淡變化， 

更主宴是指一種冲淡飄逸的筆墨趣味。"太史（王文治）書法 

超絕時蹊，蓮巢得其中鋒側使之密，運之於畫”。③因此，潘畫 

“墨暈淸脫妍冷，令觀音塵眼俱淨"，④而這種淸妍明潔的藝術 

效果，正是王文治書風影響所致。《汪詣成密齋讀書圖》即呈現 

出這種"墨暈淸脫妍冷”的藝術特色。畫中人物面部和服飾，倶 

以淡墨側筆勾染皴擦，幾無刻劃之迹，賦色亦多用淡紅淺綠，明 

潔淡逸，但人物造Si豐滿圓潤，絲毫不顯得單薄、纖弱。這種“ 

不先墨骨，純以渲染皴擦而成”的畫法，頗能表現人物的特定身 

份和氣質，尤其是出身詩書之家的女性。王文治《題河東君（柳 

如是）小像》詩亦曰："淡墨傳神畫格鮮。”主張用淸淡細秀的 

筆墨描寫女性肖像〔而潘恭壽的仕女畫創作必當受其影響。此外，

＜汪詣成密齋讀書圖》中的樹石、花草•其形體和畫法都頗肖 

文征明，這一黙又可印證潘恭壽畫"由文、沈入手”的記載。⑤ 

所以，《汪詣成密齋讀書圖〉即使不是潘恭壽親筆，也應出自他 

的門人之手。

"讀書圖”是文人畫家所喜愛的一個題材，也是文人肖像畫 

的一種樣式。它通常描繪：文士學士在遠離塵囂的地方結廬而居' 

閑吟低哦；一二童子在一旁掃地焚香，烹茶洗硯。這類繪畫的 

主題是表現文人潛心詩書、淸高自賞的生活態度和情趣。然而' 

描寫夫妻共讀的繪畫作品尙不多見，《汪詣成密齋讀書圖〉可謂 

鳳毛麟角。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對這幅作品的題材內容產生更大的 

興趣：它是否就是一幅傳統意義上的"讀書圖”呢？抑或有其他 

的含意？此圖裱邊有王文治長篇詩跋，可以幫助我們深入探討它 

的現實內容。

王文治詩云：“鮑子（鮑之鐘）題詩胡過許，詞紐黃絹思抽 

縷。已敎愛婿擬鷗波，，更以衰翁方彥輔。玳梁生小侍余側，不 

喜分甘喜弄墨。作戲時將卷軸翻，偸閑私取之無識。初寫湘江蘭 

蕙叢，漸涉諸華及草虫。名師近拜潘恭壽，嫡祖遠紹文端容。老 

夫抱着加諸睞，蕖几磨揩親把筆。塗雅累我罄細褚，祭獺仗伊搜 

亂帙。只愁女大要從夫，未必他心盡我如。那知賓友密如漆，兼 

得姑嫖寶似珠。伊家累世蓄圖繪，詣成性復耽書畫。雞鳴盥漱問 

安回，披函早趁時晴快。寫眞覓得顧愷之，參軍一見爲留詩。此 

圖若待百年後，定破好事千金貲。古來士女紛妍丑 ' 穰華那易逢 

嘉耦。共傳德耀嫁梁鴻，幾見參軍配新婦。金塘暖藹雙栖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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軫還彈同調琴。無限才人悲不 

遇，閨中偏爾得知音。”

從上引這首題詩不難看 

出，王文治作爲長輩，對其孫女 

王玉燕的成長何等關心。玉燕 

出身詩書之家，自幼受到祖父 

的藝術薰陶，又拜潘恭壽爲師 

學畫，頗有聲於世。1790年， 

學者曾煥曾爲《王玉燕寫蘭圖〉 

題詩曰：“阿翁（王文治） 

詞翰兩如神只有丹靑讓古人。 

補得右烝家法在，女孫畫筆 

又無倫。”對王玉燕的畫藝評 

價甚高。王文治作詩答曰：" 

閨中惟合祀針神，誰遣烘皴仿 

昔人。半幅蠻箋課孫女'貧家 

樂事在無倫。”可知王文治對 

他這個不事女紅却雅擅丹靑的 

女孫十分眷愛，視若掌上明珠。 

因此，他對孫女的婚姻大事 

一直耿耿在心："只愁女大要 

從夫'未必他心盡我如。”生 

恐玉燕嫁非其人而終身抱屈。 

所幸這位孫婿汪詣成尙稱王文 

治心意："伊家屢世蓄圖繪， 

詣成性復耽書畫。”在王文治 

看來，汪詣成與玉燕有共同的 

生活旨趣，能夠發展和保持一 

種和睦的夫妻關係。所以，他 

爲孫女的婚姻感到欣慰：“古 

來士女紛妍丑，稷華那易逢嘉 

耦……。無限才人悲不遇，閨 

中偏爾得知音。”

長輩掛牽兒女的婚事，乃 

人之常情。但是，王文治這首 

題畫詩中流露出的亦憂亦喜的 

思想情緖却别有原因。王文治 

自謂“貧家”，並非嬌情之語。 

據其《六十自壽詩》透露， 

他出身寒微，父親早逝，"少 

年孤露泣飄蓬，豪氣生於徹骨 

窮”，⑥全靠自己奮鬥才進入 

仕途。在雲南做官，也是個 

"飯豆羹藜貧太守，支風借月老 

詩人。”⑦不過，他倒是以此 

爲榮："自甘宦海輸他巧，偏 

是蠻鄕愛我眞。”⑧大抵同鄭 

燮等楊州畫家一樣，不肯與那 

些聚歛自肥的貪吏同流合汚。 

在雲南任臨安知府三年後，王 

文治“受烟瘴引疾歸”，⑨遂 

以敎書爲生，“主講浙江敷文 

書院，一時名宿盡出其門。” 

⑩

王文治的出身、家境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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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使他在思想上有異於一般醉心利欲的封建士大夫。他曾作《 

農說》曰：“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夫，奈之何使爲窮民而無吿者也。 

儒衣儒冠者，高自位置，得志則播其惡於草野……農夫竭其筋 

以養人，人則騁其智巧以陵虐此農夫，而爲之上者，猶欲紀綱四 

民，爲天下開太平之業，豈可得哉？”⑪在其《士說》一文中， 
他更尖銳指出：“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於天下。 

豈惟無益，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後世之士貴於農工商賈，而 

無愧乎四民之首焉？吾不信也。”⑫在《續士說》裡他又抨擊“ 

後世之士”，說他們“不必遽至於窮困餓死而乃包藏盗賊之心， 

失身於利欲之途而一切不顧，是號爲讀書識字者反不如市井之女 

子小人也。”⑬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文治把“士”置 

於“四民”之末，即在農工商賈之下。在他看來，農工商賈各有 

其重要的社會職能，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支柱，而所謂“士”不過 

是有害於社會的蠹虫而已。因此，他在《小像自記》中嘆道：“ 

嗟乎！士生斯世，惟有俛首耕田，差可吿無罪於天下後世。”⑭ 

象鄭燮等人一樣，王文治這種尊重農工商賈而貶抑士流的民主思 

想，無疑是淸代中期資本主義萌芽進一步發展的反映。

由於王文治持有這樣的社會見解，他自然希望他的孫婿不是 

那種害人害世的“士”，而汪詣成似乎也沒有使他失望。汪氏的 

家世難考，僅能從王文治的若干詩文中可略聞一二。王文治的《 

孫婿汪詣成自揚州饋菊詩以謝之》云：“今年十月菊初開，遠致 

蕭蕭水竹隈。人帶朝曦負鋤出，秋隨寒雁過江來。幾番冒雨中空 

墊，此夕臨風首重回。羡汝高堂多向道（尊甫梅村銳意向道）， 

延齡好進掌中盃。”⑮可知汪氏家居揚州。王文治又有《倚松圖 

歌爲汪梅村（汪詣成父）親家作》曰：“黃山之松一千尺，濃陰 

變作浮雲色。我欲攀之不可得，西風吹衣暮蕭瑟。汪子入世無世 

情，夙世早結靑霞盟。頻年料理畢婚嫁，逸軌欲追向子平。前年 

作圖梅萬樹，今年作圖松一塢。凍蕊三更明月寒，驚濤十里秋聲 

暮。勁松之下淸風多，膝前雙鶴依喬柯。我與高門結姻婭，附託 

蔭如蔦夢。布襪靑鞋我已辨，白雲瑤圃君應羡。直待長松化作蛟 

龍翔，碧落在前相從游汗漫。” ®此詩雖流露出王文治的一些庸 

俗思想，但我們由此又可推斷：汪氏當屬那種從安徽黃山地區遷 

居揚I州的富貴之家。但究竟是由仕而致富還是由商致富，則又不 

易知。若從詩中“汪子入世無世情” 一句看，由商致富的可能性 

似較大。况且，徽商往往是“商而兼士”或“士而兼商”，他們 

“處者以學，行者以商”，行商取厚利，讀書求高名，雙管齊下。 

⑰汪詣成家很可能就屬於上述這種情况。

此外，汪氏在徽州是一大姓。“新安十姓九汪”。（8李斗《 

揚州畫舫錄》就曾記載一些僑居揚州、以“鹽莢起家”的徽州汪 

姓富室,其中就有“好蓄古玩”或“家蓄古人名畫極富”的家庭, 

其子弟中“性古雅，工詩畫”者亦不乏其人。此與前引王文治題 

畫詩“伊家累世蓄圖繪，詣成性復耽書畫”相參證，可知汪詣成 

亦當爲這類富賈子弟中的一個。他家道殷實，無須謀官以斂財， 

因而不致成爲那種禍害社會和百姓的“士”，這一黙最合王文治 

的心意。

由於經濟地位的差異，結親的王、汪兩家對這樁婚姻的矚望 

也不一樣。從汪家這一方面來說，以富賈之家，娶士林名流之女， 

可獲儒雅高名。而王文治嫁“貧家”之女於富賈，顯然是“附 

託深蔭”，可釋衣食之憂。《兩般秋雨蠱隨筆》有論“嫁娶” 一 

條云：“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於吾家。‘ 

……此可爲嫁娶之法。”於此可見，王、汪兩家的親事亦頗合當 

時的“嫁娶之法”。換言之，富賈與寒儒結爲“男女婚盟之好”， 

在當時人眼中無疑是一件兩全其美、可喜可賀的事情。不過，王 

文治本人雖也很滿意這樁婚事，但也不是毫無掛慮：在繁華一時 

的揚州，富家子弟奢靡、輕佻的惡習造成多少婦女的悲劇命運， 

就是士流之女也難免受害。所幸汪氏家風淳樸，汪詣成又諳書 

畫，與王玉燕尙能情意相投。所以，難怪王文治要倩畫家之筆

（王文治題畫詩曰：“寫眞覓得顧愷之。”），記寫下這一對靑年 

男女在一起“評詩讀畫”的幸福生活情景，以期明戒世人和垂敎 

後代——就是王文治求畫孫女孫婿寫眞的良苦用心之所在。因 

此，較之一般的文人讀書圖，《汪詣成密齋讀書圖》具有更具體 

、更豐富的社會現實內容和意義，它反映了淸代中期中國封建社 

會生活的一個側面：富賈與寒儒結爲“男女婚盟之好”，正是商 

人縉紳化和士大夫平民化的一種體現。

我們還應注意到，這種描繪夫妻共讀情景的人物肖像畫的出 

現，與要求尊重婦女地位的社會民主思潮有着密切關係。隨着社 

會經濟的發展，婦女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也在發生變化。淸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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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就是：越來越多的女性畫家或詩人開始涉 

足藝壇。例如，"嘉興黃皆令（黃媛介）詩名噪甚'恒以輕航載 

筆格詣吳越間。余嘗見其僦居西泠斷橋頭'憑一小閣賣詩畫自 

活。”⑲又如，“丁瑜，字懷瑾。錢塘人。父允泰，工寫眞'一遵 

西洋烘染法。懷瑾守其家學，專精人物，俯仰轉側之致極工。” 

@>這說明有抱負的女子完全能夠靠自己的才能立足於社會'而無 

需仰仗他人。"賣詩畫自活”，就是婦女爭取經濟獨立的一種行 

動。即以王玉燕而論，她的名氣也遠遠勝過她的丈夫汪詣成。17 
96年，寫眞名手丁以誠曾爲汪詣成畫過一幅肖像，題爲《湖莊消 

夏圖〉，㉑王文治的女弟子駱綺蘭看了之後就對畫師很不滿意， 

她不無揶揄地題詩質問道："如此雅懷人獨坐 > 因何不畫女靑蓮 

（謂玳梁夫人）？”㉒駱綺蘭也是著名文學家袁枚的學生。她“ 

幼習書史，喜吟詠。適金陵龔世治，早寡無子。移居丹徒'益肆 

力於篇什。”㉓且又"頗與名士唱酬”。㉔但是，由於丈夫早逝， 

駱綺蘭的個人生活却十分不幸。袁枚編輯的《隨園女弟子詩》 

一書收有駱綺蘭《寄懷鮑董香夫人》，其詩云："'羡君福慧有誰 

知，鎭日金閨樂事餘。花院養姑春奉酒，篝燈課子夜鈔書。舊傳 

詞翰留名久，新起樓台攬勝初。獨我他鄕飄泊甚，鏡中愁見鬢蕭 

疏。”可見她是多麼嚮往那種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那怕是在圖 

畫中看到它也是一種精神的慰借！駱綺蘭的這種願望代表了當時 

知識婦女的共同心理：她們要求在家庭生活中處於與男子平等的 

地位，與丈夫同分甘苦，而不是象封建倫理道德所鼓吹的那樣' 

無條件地服從男權的統治。

王玉燕、駱綺蘭都是仕門出身的女性，她們不甘無所事事的 

深閨生活，發憤學藝，頗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這類有爲女子在 

淸代丹徒社會中並非罕見。一個很値得注意的情况就是'王文治 

參與修纂的嘉慶《丹徒縣志〉，"於列女內别出才藝一門'以文 

學爲主，而附入宋梁夫人（韓世忠妻梁紅玉）一條云："能文能 

武皆謂之才，今本其例。凡一藝成名者皆備錄之'亦不沒人善之 

微意爾。”㉕譬如，王文治的同邑和好友鮑之鐘一家，就是以女 

子才德名聞鄕里。鮑之鐘的三個妹妹倶工詩文，而且都有作品傳 

世。但更爲卓絕的婦女典範則是鮑之鐘的母親陳蕊珠。據《丹徒縣 

志》記載：陳蕊珠"八九歲能誦父書'久之通經傳文選'尤工詩° 

年十五失母，日傭針锵得錢市糕糜撫弟'夜則左右挾之以寢'人 

皆賢之。及歸皋（鮑之鐘父鮑皋）。皋嘗客於外'陳孝事孀姑' 

兼撫幼叔。手持刀尺，授二子詩書。震則詮定皋詩草。今世傳 

《海門初集》，陳編校居多。”可知陳是一個出身貧寒的婦女， 

但是她勤苦耐勞，學識淵博，旣担起家庭的經濟重担，又不忘敎 

育子女的責任，甚至還能修定丈夫的詩稿。這些事實足以說明， 

在淸代的丹徒社會中，有才智的婦女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 

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倫理說敎已不能繩束她們。她們充 

份認識到：只有依靠自己的才幹和奮鬥，才能贏得人們更多的尊 

重，從而加强和提高她們自身的社會地位。正如馬克思所說：" 

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 

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⑳《丹 

徒縣志〉的修纂者“於列女內别.出才藝一門”，恰恰表明：這種 

以婦女地位的改善爲標誌的"社會的進步”，使得一些士大夫（ 

如王文治等）對婦女的社會作用抱有更爲開明、更爲積極的看法。

正是在這種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了潘恭壽《王玉燕寫蘭圖》 

和丁以誠《駱綺蘭平山春望圖》這類表現，現實婦女的新型仕女 

畫。在這些作品中，畫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已不是傳統仕女畫 

中的那種理想化的艷姿美人，而是資稟聰慧、具有獨立個性的女 

性。同樣汪詣成密齋讀書圖〉中的王玉燕，亦是一個與男子處 

於平等關係中的獨立女性形象。所不同的是，此圖採取一種夫妻 

雙像的形式。據畫史記載，三國曹髦曾作《黔娄夫妻像》，取材 

戰國時期的一個歷史故事：齊國隱士黔娄不肯做官，貧甚，而他 

的妻子和他一樣“樂貧行道”。傳世五代偉賢的《高士圖》，也 

近乎一種夫妻雙像。它描繪漢代梁鴻、孟光居貧自若、互相恩愛 

的情景，而畫中所描繪的孟光“擧案齊眉”之擧，尤其成爲後世 

婦女的楷模。這些作品都旨在表彰婦女的賢慧和忠貞（對男人而 

言），不免帶有較濃的封建道德說敎色彩。而《汪詣成密齋讀書 

圖〉的思想主旨則直接關涉婦女自身的命運和要求，這無疑是“ 

社會的進步”在繪畫藝術中的一種反映。

歐洲十五世紀尼德蘭畫家凡•愛克的擧世名作《阿諾爾芬尼 

夫婦像〉，經美術史家考證和硏究，實際上乃是一個具有法律効 

力的“圖繪婚姻證明”，類似現代的"結婚證”，㉗也就是說， 

在當時照相術尙未發明的情况下，畫家的職責是用圖畫形式證明 

阿氏夫婦婚姻的合法性。同時，這幅作品亦具有深刻的精神內容： 

畫家以寫實和象徵相結合的高超藝術手法，表現了婚姻和夫妻 

情感的無上神聖。從某種意義上說，《汪詣成密齋讀書圖〉也具 

有類似的社會功能。它主要反映的是求畫人（王文治）而非畫家 

本人的思想情感、期望和要求，而求畫人的社會見解和藝術審美 

觀黙對這幅作品的創作起着相當重要的制約作用。因此，硏究藝 

術作品的實際社會功能（即爲誰與因何而作），能夠進一步加深 

我們對作品的主題和藝術風格的理解。

註：①画馮金伯：《墨香居畫識》。
②蔣寶齡：《墨林今話》。
③④⑤⑨⑩㉔㉕：《丹徒縣志》°
⑥⑦⑧⑮⑯王文治：《夢樓詩集》。
⑪⑫⑬⑭王文治：《石村雜著》。
⑰⑱參見葉顯恩：《明淸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
⑲（§）馮金伯：《園朝互識》。
㉑㉒見龐元濟：《虛斋名畫錄》。
㉖馬克思：《致庫格曼》。

參見帆諾夫斯基：《凡•愛克的阿諾爾芬尼夫婦 
像》，《波靈頓雜誌》1934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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